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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學者資中筠
寫了一篇千餘字的文
章，題目是《關於我
的履歷》，文章前半
部分是講她的歷史被
人誤傳，後半部分是

其簡歷。兩部分間有幾句話： 「近有各種
版本關於我的簡歷介紹，常有錯誤和不確
處。以下附上我認可的簡歷，事實以此為
準，詳略可自行摘取。」

簡歷的開頭一段是： 「資深學者，國
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
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原所長。」 資中筠生於一九三○年，從她
的經歷和著述來看， 「資深學者」四個字
是最精當的概括。筆者以為， 「學者」和
「專家」還是有些差別的，專家指某方面

的專門人才，學者則是指不斷學習喜歡探
究且能夠融匯貫通的人。

資中筠先考入燕京大學，後轉學到清
華大學外文系，畢業於清華，有這個底子
，爾後成為一名外文方面的專家，應當不

是難事。讀資中筠寫的文章，不少倒不是強調要學好外
文，而是 「中國人還是應先學好中文」。她反對 「孩子
還不會說話就熟悉英語發音」，因為若照此辦理， 「如
邯鄲學步，中文不通，外文也不地道，滿口洋涇濱，泱
泱中華，何以為計？」她以自己的稿子屢被編輯改錯的
實例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如 「術業有專攻」被改為
「事業有專攻」， 「不以為意」被改為 「不以為然」。

她疾呼： 「優美、豐富的語言文字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
富，應當對它懷有敬畏之心，活到老，學到老。」資中
筠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具有 「士」的精神。 「士」的內
涵為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三
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
道遠」；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等等。用現代
話來說，就是 「堅持真理，堅持獨立的人格。」在另一
方面，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而是對國家、民族有
高度的責任感。有時退而 「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內
心的抱負都在 「兼濟天下」，這種精神包含了中國讀書
人最看重的 「骨氣」和 「擔待」兩個方面。資中筠站在
如此高度看問題，對輕視中文的現象有切膚之痛就不難
理解了。資中筠是研究美國的專家，曾先後在普林斯頓
大學及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任研究員各一年。她
曾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任雜誌
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
第一、二屆會長。我讀過一點她介紹美國的文字，既談
美國的成績，也談美國的問題，印象最深的是講美國的
公益組織，他們有發達的、高效率的非政府組織，我國
公益事業要發展，恐怕也要朝這個方向努力。資中筠也
談過自己的英語水平，說讀還可以，寫和說則與以其為
母語的人有差距。

涉及公布履歷，不由得想起兩年前的另一件熱鬧事
。有一位商界成功人士，自詡是美國的博士，他寫了一
本名為《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的書，後來有較真的人揭
開謎底─原來他所推銷的產品竟有以次充好的 「水貨
」。讀資中筠所公布的履歷，我的兩點認識得以深化，
其一是， 「士」的品質中，最基本最可貴的應當就是
「誠實」兩個字；其二是，做現代人，不能不了解美國

，而要了解美國，資中筠介紹美國的文字值得一讀。

自從法網之後，李娜
的戰績一直不甚理想，不
過她的被關注度卻始終沒
有降低。這都得益於李娜
不時語出驚人，於是每每
一石激起千層浪，沸沸揚
揚之中，她的知名度得到

了很好的維持。選這樣一位四肢發達頭腦也不簡
單的體育明星當產品代言人，那些商家有福了。
非但那些商家，就是普通國民其實也受益匪淺，
通過一次次很有意義的爭論，大家的素質勢必也
都會有所提高。

李娜的 「打球不是為了國家」，放在國外大
概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不妥。美斯在巴塞羅那踢
球是為了阿根廷嗎？老虎‧活士打高爾夫是為了
美國？對於職業運動員，打球就是謀生計，就像
農民種田、工人從事車鉗鉚焊一樣，假如某鐘點

工在你家打掃完衛生，驕傲地說： 「我是在為國
家拖地板」，你一定會以為她受了什麼刺激。要
說李娜為國家打球，這種情況應該僅限於奧運會
、聯合會杯團體賽。

那麼為什麼許多人會聽不慣李娜的 「肺腑之
言」？習慣使然。就像作家寫了本書，常常會說
「謹以此書獻給……」其實稿費他一個人拿了，

署名權也是他個人的，並沒有獻給別人任何實質
性的東西，可是大家都聽得很習慣，覺得很得體
。倒是如果有人說出了心裡話： 「我寫這本書就
是希望能出名……」反而會被視為境界不高。

雖然出於慣性，許多人對李娜式的坦誠還適
應不了，不過時代畢竟在進步，現在要拿大話唬
人已經不太容易了。

「房價如果下降百分之三十，中國經濟就會
崩潰，受害的必將是廣大人民群眾……」近來，
不止一位經濟學家發表類似言論，從語氣看端的

是憂國憂民，屈原似的。不過看看這些人以往的
言論，不難發現他們其實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
代言人。

「房價十年漲十倍的時候，你們說是正常的
。怎麼跌百分之三十，國家就要垮了呢？」許多
網友發出類似質疑，不過從未得到過那些專家的
正面回答。

一個多元化社會裡總會有各式各樣的利益代
言人，他們站在各自階層的立場上說話，這很正
常。不正常的是某些人明明出於私利，偏偏時時
把 「國家」掛在嘴邊，看似愛國，實則挾持 「國
家」來強詞奪理。

愛不愛國，不能看嘴上功夫，李娜和某些專
家形象地給國人做了示範。名人應該怎樣說話才
得體？實話實說就行了，太追求 「技術」反而弄
巧成拙。

梅花開了又謝了，青青的梅
子結了一樹。

去年此時，她站在樹下仰頭
望着：等清明時來採。她還說：
明前的梅子可做脆梅，明後的做
梅醋梅酒，再熟下去只能做梅醬

了。
我問：你怎麼這麼清楚？
她說：我老家埔裡，誰不懂些果園裡的小常識？
清明時節，她說胃不舒服，不來摘梅子了。再過

了兩個月，我摘了一箱給她送去，她正要去醫院體檢
，有些憔悴但沒有明顯的病容。一箱子的青梅又帶了
回來，看着嘴裡都在泛酸。沒想到，這就是我們最後
的塵緣了。

我的朋友患了胰臟癌，從知道到去世只有短短數
月的時間，她沒有手術沒有化療，沒有丈夫沒有兒女
，臨終她還對我們說：我先去給你們探路，安排好了
等你們。

有人活時熱鬧死時沸揚，有人活得平凡死時或清
簡或淒美，而她化成灰時只有從台北趕來的兩個妹妹
和我們一群母雞總共不到十人在場，清簡有餘淒美不
足。啊，我的朋友她一去不回頭了，滿樹青梅叫我一
直酸到心頭。

在她的遺物中看到一張泛黃的剪報，一九八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是我給紐約中報寫的報道，那時候曹
又方在中報當副刊主任，我常被她抓公差寫點三藩市
附近的瑣事，剪報我自己一張也沒留過，如今古物出

土，眼淚頓時湧了上來，老友又少了一位啊。
那篇報道的標題：悅人悅己的柯由喜。今天讀來

依然覺得是對我的朋友柯由喜在這世上瀟灑走一遭最
好的說明。

在三藩市對岸的阿拉米達市，市區裡最熱鬧的派
克街上，有一家全市唯一擁有全套服務的美容院，它
的店主就是柯由喜。她個子嬌小，標準的東方體型，
適度的化妝，時髦的衣着，不論什麼衣服穿在她身上
好像都會變成一種美。可是，她精力充沛野心也不小。

認識由喜是由理髮開始的。我的一頭蓬草，也是
在她的剪刀下才開始有了個屬於自己的樣式。因為生
性疏懶，又不喜歡預約，所以常隨性走進一家毫不講
究的理髮店就把自己的腦袋交出去了。為此也常挨她
的罵：你也真敢，把頭髮搞成這副樣子才來找我。

美容，其實是一門很複雜的學問，後來從她那兒
才深切的體會到。我們每個人的頭臉就像幼兒園裡老
師給小朋友們發下的一張着色畫，有的美容師畫出一
臉匠氣，有的可以畫成藝術品，由喜的心願就是要把
快樂與自信帶給她的顧客而自己成為藝術家一樣的美
容師。凡是藝術家除了天分也要有不懈的努力才能有
所成就。她開始注意美容是當窮留學生太太的時候，
因為從動手修剪自己的和先生的以至於朋友的頭髮開
始，她愈剪愈有興趣愈有心得，於是在夏威夷的好萊
塢學院修起課來，並且專攻莎順髮型。那一年她被選
派去英國的莎順學院參加國際講座的時候還上了英國
的電視新聞。

她真正離婚的理由我其實並不清楚，她自己說是

因為不會生孩子，不想害了婆家傳宗接代的大事，可
是她前夫並不像是個封建的丈夫並且還是詩人。相識
日久，我明白她其實嚮往的是一種自由自在自食其力
的單身貴族的生活。貴族是天生的，如果硬想擠進去
所付出的代價會很高。可是，她真有勇氣，不斷的上
進，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天空。她是現代女性的一個好
樣板，證明女人不必一定要困守在廚房與兒女之間才
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賣掉美容院之後，她又開始了她的第二嗜好：寫
作。

一出手就是一個長篇小說：小蝴蝶，寫的是一個
女同志麗莎的戀愛史。我很傻，替她改過兩遍原稿，
但沒說過一句讚美話。如今我多麼後悔，早知她活不
了多久，真該說個白謊，她的努力到底是動人的。何
況麗莎一直是她心儀的對象。麗莎是她美容院隔壁的
一家丹麥傢具行的老闆，高大粗壯是女人中的男人。
小蝴蝶，是丹麥民謠，說一隻夏天裡的蝴蝶，在花叢
裡投懷送抱，到了秋葉零落時分回到大地安息。我沒
有聽過這首民謠，歌詞很一般，所以拿來做長篇小說
的題引覺得並不好，可是一直也沒有認真為她去找個
更好的開場。

麗莎去世後，她真的非常認真的把那小說寫完，
還請人譯成了英文。難道是麗莎臨終前她承諾過要寫
出她的一生嗎？難道麗莎是她的 role model 嗎？寫
完的書稿到處碰壁，她對寫作的熱情依然未減，那時
候我剛學到一個新詞彙 「達人」，就戲稱她為 「寫作
達人」。她笑得呵呵呵的，把退稿看得雲淡風輕。不
久又對我說：你不喜歡小蝴蝶，這次我先想好了題目
再想內容囉。我問：什麼題目？她說：紅皮箱。
Oh, Oh, 紅皮箱，這題目多好。可惜她沒有動筆
就走了。

她的心比她的身體大，她的夢想比她的紅皮箱大
，我們是留她不住的。再見了，親愛的朋友，我深信
你是帶着你的紅皮箱去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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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分
子
又
是
另
一
種
場
景
！

對
於
久
經
戰
亂
遷
離
的
海
峽
同
胞
來
說
，
清
明
節
更
是
一
個
刻

骨
銘
心
絕
對
不
能
忘
懷
的
日
子
。
就
是
在
七
十
年
前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霸
佔
台
灣
的
日
子
裡
，
台
灣
同
胞
也
敢
於
衝
破
日
本
政
府
的
阻
力
，

通
過
各
種
途
徑
，
在
清
明
節
的
時
候
回
到
大
陸
故
鄉
祭
祖
掃
墓
。

關
於
清
明
節
的
風
俗
，
全
國
大
致
相
同
，
雖
然
南
北
各
地
還
有

些
各
自
特
殊
的
活
動
形
式
，
但
都
是
大
同
小
異
，
慎
終
追
遠
的
基
本

精
神
完
全
是
一
致
的
。
而
台
灣
同
胞
，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是
從
福
建

遷
過
去
的
。
所
以
閩
台
兩
地
清
明
節
的
風
俗
更
是
完
全
相
同
。
一
般

來
說
，
清
明
掃
墓
祭
祖
的
時
間
，
不
一
定
要
在
清
明
節
這
一
天
，
而

在
清
明
節
前
後
十
天
之
內
都
屬
於
清
明
祭
祖
的
時
間
。
以
福
州
來
說

，
在
這
前
後
二
十
天
之
內
，
山
上
非
常
熱
鬧
，
一
路
上
都
可
以
看
見

踏
青
掃
墓
的
人
群
，
人
們
都
要
攜
帶
豐
盛
的
雞
魚
肉
及
各
種
酒
果
，

至
祖
宗
的
墳
前
祭
祀
。
祭
完
就
在
山
上
宴
飲
。
宋
代
陸
游
《
春
晴
自

雲
門
歸
三
山
》
詩
中
有
﹁人
賣
山
茶
先
穀
雨
，
雅
隨
墦
祭
過
清
明
﹂

之
句
。
這
裡
所
寫
的
就
是
福
州
清
明
節
前
後
祭
祀
（
墦
祭
）
的
景
象

。

公
布
履
歷

言
止
善

紅皮箱：一個未完成的夢
喻麗清

說
話
要
厚
道

朱

輝

清明節絮語 廖楚強

在老家，有很多事情都會沾上個
「吃」字。小孩過生日叫 「吃粑」。

因為那時沒有生日蛋糕，女人們便做
當地的特色粑食來招待親戚朋友。久
之， 「吃粑」就成了過生日的代名詞
。老人過世抬棺叫 「吃大肉」。人死

了，要請人抬棺，為了犒勞出力的人，每人分兩碗肉，而
且是大塊的紅燒肉。於是，老人過世抬棺就被隱晦地稱作
「吃大肉」。過清明節，也被叫作 「吃清明」。究其原因

，是因為清明掃墓後要好生吃上一餐的。
小時候聽大人講，我們村子每年都要到老祖墳山那邊

去 「吃清明」。在大集體時，大隊裡會挑一頭肥豬和兩袋
米，由幾個壯勞力換班抬到一個叫王常的村子裡去。這個
村子與我們相距二十多里路，據說我們村子就是從那個村
子分出來的，老祖墳山也就在那裡。去的人要先掃墓，也
就是給老祖墳培培土，除除雜木，當然還要燒紙錢、插紙
標。大人們說紙標是扇子，給過世的人熱天乘涼用。掃完
墓，大夥便忙乎開中午聚餐的事了。有人殺豬，有人淘米
，有人洗菜……當然，最忙的要數王常村的女人們。她們
就像迎接遠嫁的女兒回娘家一樣來款待我們村去掃墓的人
。王常村只有十多戶， 「吃清明」除了肉與米，其他菜都
是王常村的女人們種的。當然，為了表示感謝，殺豬後我
們村子會挑一刀最好的肉送給佔用廚房的人家，其他沒做
完的肉、米，全部留給他們村子。所以她們也樂得幫個忙
，搭個火。我很期待，期待長大了可以到王常村去吃清明
。可當我慢慢長大了，卻也沒有了這樣的氛圍。因為路途
遠，我們村子在附近闢了一片山做祖墳山。過世的人就近
葬了。每年清明，老祖墳山只由村子裡幾個管事的人坐車
去掃個墓，插幾枝清明花、放幾串鞭炮。 「吃清明」的事
也就中斷了。

也許是村子裡的老人們覺得不吃清明，大家的關係疏
了，清明節的味道也淡了。於是，五年前又有人提議在村
子裡輪着辦幾桌酒，重新 「吃清明」。為了不鋪張，老人
們訂了一個規矩：只能在家中做飯，不能去餐館，哪怕是
從城裡回來的人也要借廚房自己去做。當然，有人不會做
菜，其他女人會幫忙。其實不用叫，每年都是大家一起做
，一起吃。 「吃清明」的味道，又重回來了。吃清明時，
平時很多說不攏的事，在這時一說兩肯。村子裡修路、修
譜、修祖堂等一些事都是在 「吃清明」中議一議就辦成了
。當然，也有說誰家媳婦不孝敬老人，哪家孩子不爭氣，
哪家佔用了公家的東西的事情，因為這是大家都本着一顆
「公心」，話雖直卻有人情味，也就有了說服力。有人雖

然當時臉上掛不住，卻也能接受，日後多數會改過。
在老人眼中， 「吃清明」甚至超越了過年。 「吃清明

」，大夥還會數一數上年又有走了誰。三堂叔是走得最近
的一個。他家是村子裡第一個二女戶，無形的壓力讓他變
得暴躁、好賭，與嬸嬸的爭吵不斷。可苦命的人沒熬到好
日子，三年前得了絕症，在床上拖了一年就去了。現在他
的兩個女兒都大學畢業了，也都有不錯的工作，老家的房
子還翻修了，嬸嬸的日子開始讓一些人羨慕。可堂叔，卻
再聽不到春雨從屋簷滴落的聲音，不能再和我們一起 「吃
清明」。他在地下若有知，看到家裡一切安好，也該安息
了。 「吃清明」，是對故人的一份思念，亦是對自我心靈
的審視，那份濃濃的情，像永不消失電波，一代代相傳
……

吃清明 王玉初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在
香
港
，
我
喜
歡
在
大
排
檔
吃
飯
。
價
廉
物
美
當
然
是
一
個
原
因
，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我
喜
歡
大
排
檔
那
種
家
常
閒
逸
的
氣
氛
。
有
如
歐
洲
的
路
邊
咖
啡
店
，
大
家
在
這
裡
都

變
得
平
和
滿
足
，
不
慌
不
忙
地
一
邊
看
街
景
一
邊
享
受
着
自
己
的
一
份
飲
食
，
衣
着
隨
意

也
好
，
攤
手
攤
腳
也
好
，
沒
人
會
因
為
你
儀
表
不
夠
高
雅
對
你
側
目
而
視
，
也
不
需
要
繃

緊
神
經
應
酬
左
右
。
在
這
徹
底
放
鬆
的
心
境
中
，
就
會
理
解
了
那
個
有
名
的
意
大
利
闊
佬

與
漁
夫
的
故
事
：
闊
佬
窮
一
生
之
力
拚
搏
，
買
了
豪
華
遊
艇
看
海
，
結
果
發
現
，
這
跟
那

名
窮
漁
夫
躺
在
自
己
的
破
漁
船
上
看
海
，
其
實
沒
多
大
差
別
。

所
以
在
台
北
重
新
橋
下
跳
蚤
市
場
旁
看
到
那
個
大
排
檔
，
我
禁
不
住
發
出
一
聲
低
低

的
歡
呼
。
連
忙
跑
過
去
找
了
個
位
坐
下
。
再
一
看
兩
旁
一
個
個
的
食
攤
上
方
列
出
的
食
譜

，
眼
睛
都
差
點
瞪
出
來
了
：
這
麼
平
！
台
幣
二
十
五
元
一
份
的
滷
肉
飯
，
三
十
五
元
一
份

的
牛
腩
粉
，
五
十
元
一
份
的
蚵
仔
煎
，
滷
水
豬
腳
、
炸
魷
魚
…
…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點
了
一

份
牛
雜
湯
，
六
十
五
元
。
四
十
年
前
在
內
地
，
這
是
我
的
最
愛
，
要
發
工
資
時
才
放
任
自

己
跑
去
街
口
小
店
吃
一
碗
。

這
個
大
排
檔
的
規
模
不
小
，
至
少
有
五
六
十
張
四
方
枱
，
兩
邊
的
攤

位
一
字
排
過
去
，
各
有
上
十
個
攤
主
。
可
是
四
下
裡
安
安
靜
靜
的
。
大
概

因
為
不
是
周
末
，
來
逛
跳
蚤
市
場
的
多
為
老
人
和
家
庭
主
婦
。
左
鄰
桌
位

一
對
衣
着
高
雅
的
老
夫
婦
，
叫
了
三
四
份
東
西
和
一
瓶
啤
酒
慢
慢
享
用
；

右
鄰
一
桌
無
人
，
再
過
去
一
桌
，
是
一
老
翁
，
懷
中
卻
抱
了
一
牙
牙
學
語

的
嬰
兒
逗
弄
，
面
前
桌
上
空
無
一
物
，
似
是
專
為
來
此
含
貽
弄
孫
者
。
身

後
傳
來
絮
絮
低
語
，
回
頭
一
看
，
卻
是
兩
小
販
模
樣
者
人
，
正
站
在
那
裡

聊
天
，
怡
然
的
神
態
使
我
奇
異
地
想
起
王
維
﹁田
夫
荷
鋤
至
，
相
見
語
依

依
﹂
的
詩
句
。
當
初
我
讀
此
詩
時
，
總
不
大
理
解
最

後
的
那
一
句
﹁悵
然
吟
式
微
﹂
。
﹁吟
式
微
﹂
可
以

理
解
，
但
為
何
﹁悵
然
﹂
呢
？
我
在
這
裡
吃
着
美
味

的
牛
雜
湯
看
着
四
周
風
景
，
浮
想
聯
翩
，
想
到
王
維

詩
，
甚
至
思
考
起
貧
富
懸
殊
的
問
題
來
了
。
全
世
界

都
有
貧
富
懸
殊
的
問
題
，
但
為
何
有
些
地
方
（
如
港

台
兩
地
）
的
草
根
階
層
比
較
心
平
氣
和
，
而
有
些
地

方
（
如
內
地
）
的
草
根
階
層
怨
氣
沖
天
，
仇
富
若
狂

呢
？

在
內
地
，
我
久
已
不
去
大
排
檔
吃
東
西
了
。
那
裡
的
東
西
雖
便
宜
，

卻
不
敢
吃
，
因
為
幾
乎
可
以
肯
定
會
碰
到
地
溝
油
、
毒
青
菜
、
加
了
洗
衣

粉
的
油
條
，
加
了
漂
白
粉
和
琉
璜
的
竹
筍
，
無
奈
只
得
在
那
裡
醫
肚
的
，

只
有
連
麥
當
勞
也
吃
不
起
的
民
工
一
族
。
我
家
過
去
的
小
保
姆
現
正
在
一

家
鞋
廠
打
工
，
我
告
誡
她
切
不
可
去
吃
大
排
檔
，
她
道
：

﹁不
去
那
裡
吃
去
哪
裡
吃
？
就
算
去
吃
麵
點
王
（
內
地
的
連
鎖
快
餐

店
）
，
一
頓
飯
最
少
也
要
二
十
元
，
這
樣
下
來
只
一
頓
飯
一
個
月
就
得
六

百
，
我
一
個
月
工
錢
一
千
一
，
日
夜
加
班
也
才
兩
千
，
要
寄
錢
回
家
養
老

小
，
還
要
存
點
錢
看
病
，
當
然
只
好
吃
十
來
元
一
餐
的
大
排
檔
啦
。
﹂

即
是
說
，
在
這
裡
，
不
僅
因
出
身
地
點
身
份
背
景
決
定
了
起
跑
線
的
不
平
等
，
也
因

身
份
地
位
決
定
了
食
物
安
全
的
不
平
等
。
毒
食
品
只
能
毒
到
草
根
階
層
，
毒
不
到
有
錢
有

權
者
。而

在
此
地
台
灣
，
每
個
人
都
有
平
等
競
爭
的
權
利
，
你
可
以
選
擇
你
這
輩
子
是
想
買

遊
艇
看
海
還
是
躺
在
破
漁
船
上
看
海
，
車
有
車
路
馬
有
馬
路
。
但
不
論
乘
遊
艇
看
海
者
還

是
躺
破
漁
船
看
海
者
，
享
受
到
的
公
共
福
利
是
一
樣
的
，
草
根
的
重
新
橋
大
排
檔
和
豪
華

的
遠
東
飯
店
，
都
獲
得
同
等
的
食
物
安
全
保
障
。
獲
得
同
等
的
尊
重
和
人
權
。
所
以
，
吃

不
起
遠
東
飯
店
的
高
檔
菜
，
吃
着
重
新
橋
下
二
十
五
元
一
客
的
滷
肉
飯
，
也
自
得
其
樂
，

心
平
氣
和
。
想
到
這
裡
，
我
有
點
明
白
了
王
維
的
﹁悵
然
﹂
，
是
那
位
意
大
利
闊
佬
式
的

感
悟
吧
：
早
知
這
種
平
民
田
園
生
活
如
此
輕
鬆
閒
適
，
又
何
必
花
費
大
半
生
的
歲
月
去

追
求
浮
名
與
虛
華
呢
？

大排檔之思 王 璞

倘
若
人
生
若
只
如
初
見
，
夢
應
該
不
會
那
麼
遙
遠
吧
。
我
們
忘

了
在
哪
個
街
角
相
遇
也
忘
了
在
哪
個
路
口
重
逢
，
只
聽
說
人
生
苦
短

，
所
以
儘
管
我
們
不
想
，
卻
也
還
是
選
擇
了
布
滿
荊
棘
的
那
條
路
。

我
知
道
南
方
沒
有
草
原
，
那
年
身
處
南
方
的
我
卻
發
了
瘋
的
想

要
看
到
北
方
的
草
原
，
我
說
我
喜
歡
綠
色
，
喜
歡
每
天
睜
開
眼
睛
都

能
看
到
滿
山
牛
羊
散
布
在
綠
草
叢
中
的
模
樣
，
可
是
南
方
，
有
的
只

是
水
鄉
，
那
滿
湖
清
澈
見
底
的
湖
水
，
那
湖
畔
婀
娜
多
姿
的
柳
樹
，

怎
麼
也
滿
足
不
了
我
對
北
方
草
原
的
嚮
往
。
也
曾
想
過
大
學
畢
業
後

要
隻
身
一
人
去
那
遼
闊
的
草
原
流
浪
，
在
遠
離
城
市
喧
囂
與
繁
華
的
那
一
刻
，
至
少
可
以

換
來
一
絲
內
心
的
平
靜
，
在
遠
離
職
場
爾
虞
我
詐
與
勾
心
鬥
角
的
那
一
刻
至
少
還
可
以
求

得
一
段
快
樂
。
可
是
後
來
你
說
，
南
方
不
會
有
草
原
，
北
方
也
不
會
有
大
海
，
哪
裡
都
會

有
缺
陷
。
是
的
，
人
生
也
是
一
樣
的
，
走
過
了
才
知
道
沒
有
完
美
的
人
生
，
我
們
不
可
能

做
到
事
事
一
帆
風
順
。
倘
若
人
生
若
只
如
初
見
，
或
許
我
會
學
會
怎
麼
珍
惜
。
來
到
這
個

世
界
，
很
多
人
都
給
了
我
們
滿
滿
的
愛
，
那
個
從
我
們
呱
呱
墜
地
的
那
一
刻
就
用
心
呵
護

着
我
們
的
父
母
，
那
些
在
我
們
咿
呀
學
語
就
給
我
們
關
愛
的
親
人
，
那
個
五
尺
講
台
上
孜

孜
不
倦
教
導
我
們
的
老
師
，
那
些
在
我
們
跌
倒
之
後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幫
助
我
們
重
新
站
起

來
的
朋
友
，
是
不
是
都
要
在
失
去
後
才
會
懂
得
珍
惜
？

人
生
不
是
綵
排
而
是
現
場
直
播
，
人
生
不
是
過
去
式
，
而
是
現
在
進
行
式
。
擁
有
過

的
，
來
了
又
走
了
，
那
是
因
為
我
們
不
懂
得
珍
惜
；
得
不
到
的
，
反
而
卻
成
了
最
好
的
。

回
首
往
事
才
發
現
，
人
生
真
的
就
只
如
初
見
，
那
些
好
的
不
好
的
人
或
事
，
真
的
就
如
坐

在
列
車
上
窗
外
疾
馳
而
過
的
風
景
，
美
麗
的
，
平
凡
的
。

人
生
若
只
如
初
見

譚
艷
雲

紅
磚
黃
花

（
攝
影
）
李

波


